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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认识来源的网络获取

肖　峰

（华南理工大学 哲学与科技高等研究所，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１）

［摘要］当代信息技术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人的认识活动，网络获取成为认识的重要来源就是这种影响的
表现之一。网络获取使间接经验的形成及知识的习得具有了新的通道，它较之传统方式具有存量优势、

增量优势、流量优势、选择优势和成本优势，所以它日益成为认识来源的主导方式。网络获取作为认识的
来源方式也有自己的局限性，需要与实践获取及书本获取方式进行互补，需要处理好网络与现实的关系、

读书与读屏的关系、获取信息与获取知识的关系以及使用技术与追求价值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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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的来源问题是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

题。现代信息技术在今天的广泛应用，对人类

的认识活动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其中也

包括对认识来源所形成的种种改变。从信息的

视角看，认识的来源，就是信息的获取方式问题

（认识中关于对象的信息是如何获取的），也是

知识和观念形成的通道问题。信息时代使得人

的认识从过去主要来源于亲身实践和书本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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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为主要来源于网络获取，使得间接经验在
网络时代的获取方式成为认识来源的主导方

式，并引发出一系列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
的哲学认识论问题。

　　一、间接经验来源：从传统方式到网络获取

　　认识从接触对象、获取信息开始；获取信息
的方式，就是了解世界的方式，就是认识来源的
渠道。
在传统的认识论研究中，根据认识来源于

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区分出经验论和唯理
论两大认识论派别，前者认为人是通过感官把
握认识对象的；后者认为人是通过理性思维把
握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实践作为认识的
来源，认为只有认识的主体在和客体（对象）相
互作用的实践中才能把握对象、形成认识，这就
和包括旧唯物主义在内的其他哲学区别开来。
认识来源于实践，意味着人在与对象的直

接互动或接触中，也就是主体在直接作用于客
体的实践中获得关于对象的信息，形成的是关
于对象的“亲知”或“体验”，也就是毛泽东所说
的“直接经验”；就人类的整体来说，这是形成认
识内容的主要通道。除此之外，认识还有另一
种来源，即主体并未直接与客体交互作用而又
获得了关于客体的信息或知识，这就是通过他
人的“告知”“描述”“讲授”“记载”等方式而获
知，即通过一定的中介来获知。广义地说，就是
通过技术显现，即关于对象的各种形式的表征
（语言、文字、图像等）来获取，通过信息技术获
取的内容被称为“间接经验”。由此，将认识的
来源从整体上区分为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两

种。
间接经验的获取对于认识来源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恩格斯指出：“每一个体都必须亲自
取得经验，这不再是必要的了；个体的个别经验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个体的历代祖先的经验的

结果来代替。”［１］毛泽东也指出：“一切真知都是
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
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

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２］也就是说，人
不可能每一事物都通过直接经验的方式去获

知，随着人类的认识对象日益扩大，作为个体的
认识者就会对越来越多的客体采用间接经验的

方式去获知。事实上，单个认知主体，特别是
“知识渊博”的认知主体，就其知识来源而言，通
过亲身实践而获得的直接经验通常占比不大，
而占比较大的知识是从“读万卷书”间接获取
的。
认识的间接来源也可以区分为多种方式，

根据媒介手段的扩展，从最初只有口耳相传，主
要是通过“身体信息技术”（由人的身体器官所
充当的传递与加工信息的手段）来获取，如口头
告知的信息、口述的景物和事件、亲口相传的经
验等，从知识的角度来说，就是他人口授的知
识。随着历史上第二次和第三次信息革命的发
生，器具信息技术（身体之外的某种人造物作为
传递和加工信息的手段）被发明出来，人类进入
文字和印刷的时代，间接经验的来源方式就有
了从书信和印刷品获取的通道，书写的信息与
书本知识等从此发挥提供间接经验的主导性功

能，印刷时代的“读书人”就是从书本信息中获
取基于间接经验的知识的典型代表［３］。通过器
具信息技术形成的认识来源通道，到了电子网
络时代的今天，进一步有了基于互联网和计算
机技术的新方式，即作为网络终端的各种电子
媒体成为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渠道，简称为“网
络获取”。
网络获取是一种新型的间接经验的来源方

式。互联网作为承载知识和信息的虚拟载体，
负载其上的内容并不是客观事物本身，而是以
文字、图像、声音等形式存在的客观事物为表
征。人们在互联网上接触和理解这些表征，就
是间接反映客观事物的过程，所以它本质上属
于间接经验形成的一种渠道。
从口耳相传和纸质文本中获取知识，是前

网络时代间接经验（知识和信息）的主要获取方
式，而今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作为认识来源的
间接经验则主要转型为网络获取。从总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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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间接经验的来源
方式，历经了一个从口耳相传中得到文字获取，
再到网络获取的替换过程，这也是信息技术革
命的产物。由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网
络上内容产业的日新月异，网络获取的优势越
来越突出，以至于这种新的信息来源方式“异军
突起”，取代了传统方式而居于主导地位。可以
说，当电子网络成为一个新的表征系统后，它就
必然成为一种重要的或主导性的新型信息渠

道，当代信息技术使日益增多的认识对象成为
技术化显现，这一特征具有功能上互相过渡甚
至一体两面的关系：当越来越多的对象、事件、
过程都是通过互联网来呈现和传播时，人的间
接经验来源的主要通道当然就会转移到线上，
从而导致网络获取成为主导性的信息来源途

径。网络化的社会也是数据化的社会，鉴于此，
可以将认识对象和认识来源的一体化变迁的关

联进一步表述为：对象或事件被数据化（认识对
象的技术显现），然后是数据被资源化和资源被
网络化，就形成“网络资源”，而网络资源被渠道
化，就演变为“网络获取”———这一网络时代最
为重要的间接经验来源方式。
通过网络渠道获得的信息，成为认识主体

进一步产生新的认识的“待加工的原材料”，也
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信息资源”，甚至
可以简称为“信源”，它指的是信息源或信息来
源，是从信息论视角表达的“认识来源”。目前，
网络成为巨大且主导的信源，是认识论的“认识
来源”理论必须要纳入其视野中的新现象。
网络获取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就是网络

阅读。网络阅读是一种因阅读文本由纸张等传
统载体转向电子网络虚拟载体而产生的新的阅

读方式，它特指电子网络语境中的阅读行为，即
借助计算机、智能手机等终端阅读网络文本、音
视频等多媒体文件，以获取知识和信息。无论
计算机还是智能手机，电子终端设备都是通过
屏幕显示信息内容的，因此，网络阅读从形式上
表现为“读屏”；又因为各种文本、图片、音视频
等信息是通过电子网络传输和显示给各用户终

端，因此，网络阅读又被描述为“读网”；还因为
存在于电子网络不同空间中的文本是以超链接

的方式被组织在一起的，因此网络阅读又被称
为“超文本阅读”，如此等等。
可以说，网络阅读已成为现代社会大众的

一种主要阅读方式。自２００３年以来，中国新闻
出版研究院每年都要推出《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报告》，从２０１９年４月发布的第１６次调查报告
中可以看到，我国成年国民在２０１８年的数字化
阅读方式（包括Ｐａｄ阅读、手机阅读、网络在线
阅读 等）的 占 比 为 ７６．２％，而 ２０１７ 年 为

７３．０％，一年中提升了３．２个百分点；２０１８年
的图书阅读率为５９．０％与２０１７年的５９．１％则
基本持平；２０１８年的报纸阅读率为３５．１％，比

２０１７年的３７．６％下降了２．５个百分点；２０１８年
的期 刊 阅 读 率 为 ２３．４％，也 比 ２０１７ 年 的

２５．３％下降了１．９个百分点。①这表明网络获取
已经取代了过去纸本获取的主导地位，并且其
主导性还在逐年提高。这主要是源自当代信息
技术的迅速发展而带来的电子阅读终端和电子

网络的普及；源自计算机、智能手机和网络技术
所形成的在提供优质信息资源上的高性能和低

成本之共生优势。

　　二、网络获取的认识论特征

当网络成为主要的信源，网络获取成为认
识来源的主要渠道后，人的认识活动也随之形
成一系列新特征，如果将其与书本获取相比较，
可以发现它具有如下一系列优势。
第一，存量优势。网络资源较之印刷品所

能承载的资源具有存量上的巨大优势，形成了
巨大的数据资源，②而且通过云端存储形成了
几乎无限的资源保存能力，当其作为信息来源
时就表现为天文数字量级的字节信息，成为取
之不尽的知识宝库，它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无
穷的间接经验来源。这一存量优势也来自储存
方式的先进性：网络的“互联”式储存使得蕴含
各种知识的数据库可以在网上互相通达，形成
全球共享的局面，改变了相互离散的信息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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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传统知识存储方式（如个人藏书或彼此分
离的图书馆），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超链接的方式
从有限的文本延伸到几乎无限的在线资源，或
使用搜索引擎的手段从少量的关键词字符牵引

出应有尽有的相关信息，对某一指定目标的知
识形成“一网打尽”的获取效果。用“数据”来表
达，各个领域的信息储存所包含的数据量，通常
都极为巨大，“大数据”就是这种信息存量巨大
的一种表述，通过大数据的采集和挖掘技术，我
们可以在数据获取的量级上借助网络而不断提

升，所以信息哲学家弗洛里迪（Ｌｕｃｉａｎｏ　Ｆｌｏｒｉｄｉ）
把数据库称为“明天的百科全书”，它超过了任
何用户的容量。
第二，增量优势。互联网上每天都在增加

新的资源，③它也是迄今最能容纳新增资源（包
括最新资源）的信息载体，因此作为认识来源，
作为知识生产的“原料地”，网络几乎汇聚了人
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和正在创造的所有知识，
使知识生产者可以从中获取最新最丰富的智力

资源。从数据的角度看，网上信息资源的增加，
就是数据量每天每时的增加；大数据时代的来
临，就是数据增量不断加速的结果。人类最新
的知识成果主要是在互联网上得到最快的展

现，只要有兴趣和精力，认识者每天都可在相关
平台上获取最新的资讯，呈指数增长的知识也
可以尽收网中。网络获取的这种增量优势也使
其具有动态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一个日
日新、时时新的知识宝库，这是任何纸本图书馆
或档案库所无法比拟的。
第三，流量优势。网络获取中的资源并非

静态的资源，而是动态流动中的资源，它随时处
于流通状态，可以瞬时传递，具有极强的通达
性、开放性，消解了资源需求者和资源储存库之
间的物理围墙，使得被尘封于纸质文献中的资
源被“解放”出来，在流动中被激活而实现增值，
信息获取者由此也极大地提高了获取的效率。
第四，选择优势。网络获取的选择优势有

多方面的体现：一是资源形式的选择优势。在
现代信息技术的装备下，网络资源具有“电子集

成信息”的功能优势，集合众多视觉和听觉元素
（在将来还可将嗅觉、触觉等元素集合进来），以
多媒体为载体呈现出文字的、声音的、图像的、
动画的、视频的等信息，从而满足不同偏好、不
同接受能力的“受众”对不同信息资源的需要和
选择，实现更高效也更人性化的信息获取效果。
二是选择的主动性程度提高。从书本中获取间
接经验的传统来源方式是被动的，即出版什么
书都不是受众可以主动选择的，几乎只能是被
动地接受；而网络获取则使受众具有了更多的
主动选择权利，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搜索
相关资源，可以在网页和超文本中寻找自己关
注的内容，然后是“浅读”还是“深读”也主要根
据自己的兴趣来决定。三是选择的智能化。网
络环境中的数字化、数据化、算法化，作为认识
来源之选择对象的资源在现阶段还具有了智能

化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聪明”地匹配我们
的需求，向受众推荐和推送相关的信息资源，减
少我们在获取有效信息过程中的时间和精力消

耗，提高我们资源采集的效率和效果。目前的
搜索引擎技术主要行使这一功能，它可以向我
们优先显示质量较高的相关知识和信息，而对
质量不高的相关知识网页则加以忽略。这种
“主动迎合”的智能化资源是纸本资源无法比拟
的优势之一。
第五，成本优势。书本曾经为人类打开了

知识来源的新天地，而网络则近乎无限地扩展
了这个新天地。书本作为间接经验的来源，受
到多方面的成本限制，如个人不可能拥有太多
的图书，即使通过到图书馆获取，图书馆本身也
会受到存量（藏书量）限制、流量（副本量）限制、
共享限制（书本作为物质实体的不可分享，只能
一本一人使用），何况还有进入图书馆的时间、
交通和资格等方面的限制。网络作为信息和知
识获取的来源，则突破了上述的限制，许多资源
可以免费获取，由此相比于传统的书本获取，网
络获取的成本更为低廉。“今天，全球超过１／３
的人口通过手机和计算机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生

成自己的信息，并通过视频、音频、短信以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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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边际成本的方式在互联网世界分享。”［４］

当然，网络获取作为认识的一种新型来源
通道，其优势并不限于以上五个方面。同时，它
也存在若干不足或“劣势”，如网络资源在质量
上参差不齐；又如它虽然具有成本优势，但也并
非人人都可以使用网络作为信息获取的新渠

道，其原因主要在于上网对一些人所形成的经
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障碍，这些障碍包括缺
乏必要的电脑或终端、一些人对网络没有兴趣、
一些人不懂怎样去使用网络、对经济收入低的
人来说上网收费太贵、一些“新技术恐惧者”（尤
其是老年人）还会被网络技术所吓到，此外还可
能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机会等。美国信息社会学
家詹姆斯·凯茨（Ｊａｍｅｓ　Ｋａｔｚ）将其归结为：设
备缺乏、技术恐惧、经济困难、不感兴趣几方面。
他认为，如果无视这些现象和原因，就会只将互
联网看作是“巨型平衡器”，但实际上互联网产
生着新的不平等，且是在“乔装成”可以很快地
解决不平等的假象下带来新的不平等［５］。鉴于
此，网络获取也需要与认识来源的其他获取方
式形成互补，这就需要处理好它与其他方式之
间的关系。

　　三、网络获取的若干认识论关系

当网络获取成为间接知识的重要来源方式

时，我们必须处理好如下一系列认识论关系。
一是网络获取与实践获取的关系。从实践

中获取直接经验，较之从网络中以及从书本中
获取间接经验更为根本，所以网络获取作为认
识的来源归根到底是第二性的认识来源方式，
是对实践作为第一性认识来源的补充，而不是
取代。这也是读网络之书与读自然之书、生活
之书之间的差别。
其实，早在出现“读书”这一知识获取方式

后，一些人在“阅读大自然”或者“阅读生活”方
面的能力就出现了衰退，甚至还在有的认识者
那里导致了认识来源上的本末倒置，这种情况
在网络获取中表现更甚：一些深度依赖网络获
取信息的人，不再重视亲历亲知，从此疏于与现

实世界的直接互动，即不从实践中获取知识，而
是将获知的一切寄托于网络上的信息资源。他
们所看到的世界，几乎全部是从网上看到的世
界，或者只习惯于从网上去看世界。一则网络
笑谈深刻地反讽了这一现象：一青年人想知道
室外的天气，他不是自己走到窗前向窗外亲眼
看一看是天晴还是下雨，而是发微信问附近的
朋友“今天的天气如何”，否则他似乎就无法知
晓外面的世界，这就是所谓：一旦关上电脑或忘
带手机，“你就觉得与世隔绝”［６］，也是所谓“网
络幽闭症”或“虚拟交往依赖症”，在有了微信之
后就表现为微信成瘾：“早上不起床，起床就微
信；微信到天黑，天黑又微信。”所以，如果将网
络获取当作认识的唯一来源或第一性的来源

时，就会导致认识来源上乃至整个生活中的技
术异化，走向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双眼只看
电子屏”的境地。
所以，网络获取这一新通道并没有否定实

践作为认识来源的意义，只是使其表现形式具
有了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使我们看到，在实践作
为直接经验来源的基础上，间接经验的获取越
来越依赖于网络获取，网络这一当代信息技术
使得人的认识来源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和拓展。
二是网络获取与书本获取的关系，即读屏

和读书的关系。目前，读屏作为网络获取的阅
读方式，较之读书作为纸质资源的方式，呈现出
日益增大的不平衡不对称，这就是前者的“强
势”及后者的式微，在前面介绍的关于国民阅读
的调查数据中就可以看出。
读屏与读书之间尽管不同，但两者之间也

有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也被概括为“现代阅
读”与“传统阅读”之间的关系，有时还称读屏为
“后现代阅读”，于是读书就成为“现代性阅读”，
其原因在于作为印刷时代标志的书籍是导致现

代性到来的重要根源，纸质书籍被广泛阅读（意
味着公众识字率的提高）是一个国家进入现代
社会的重要标志；而作为后现代的电子时代的
信息载体则以“无纸化”为诉求，电子荧屏成为
信息显现的主要载体，所以读屏就成为一种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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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后现代主导性的阅读方式。
在如何看待读书与读屏的关系问题上，一

种观点认为读屏完全不同于读书，另一种观点
认为读屏也是读书，是电子信息时代的一种新
的读书方式。前一种观点必然会认为公众读书
量越来越少，是因为他们用更多的时间去读屏；
后一种看法将网络阅读中所读的电子文献（电
子图书、电子期刊）都视为读书，而且是更高效
更人性化的读书，因为网上的内容无非是将纸
质资源数字化、电子化的结果，电子终端犹如移
动的图书馆，所以读屏无非是阅读另一种载体
的图书，只是阅读方式发生了变化。
应该说，两者之间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所以读屏既是读书，又不是读书。它们都是人
的阅读行为：从信息载体中摄取与接受信息。
读屏之所以在阅读方式中超过读书而占据主导

地位，是因为它具有许多优越性，除了前面列举
的网络获取的种种优势之外，还可以列举如下
一些好处：它可以使我们克服获得纸质书本时
的多种多样的物理限制，只要可接触到屏显装
置（如只要手机在手），就可以随时阅读，阅读的
随时性、便利性由此显现。此外，读屏的优势还
在于对碎片时间的有效利用，从而实现长篇阅
读与短篇阅读的结合、快速浅读与慢速深读的
结合、即时阅读与延时阅读的结合；读屏时，还
可以借助多媒体的融合而实现多感官调动的阅

读，将文字与音频、视频相融合，进而将阅读与
休闲娱乐相融合，使“苦读”变为“悦读”，既更加
人性化，也提高阅读效率，从而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凡此种种，表明读屏作为网络获取的方
式在提高人们间接经验汲取的广度和深度上，
较之传统的获取方式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读屏与读书各有优劣，当两者在目前还并

存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各
取所需”进而各施所长，形成因人而异的效果。
乐于“一卷在手，书香长留”者，完全可以以读书
为主读屏为辅；反之，那些以及时获取新知为迫
切需要者，当然可以以读屏为主。如果进一步
细分，在以读屏为主的人群中，有的是以读屏来

及时获取新知，有的则是读屏犹如玩屏，智能手
机就是“智能游戏机”。可见，手机作为读屏的
主要工具，具有“移动的图书馆”和“随身的游戏
机”之双重属性，后者如果取代了前者，则读屏
就完全丧失了阅读的积极价值，所谓学习进步、
知识创造、人的发展等就成为空话。所以，这是
我们应力求避免的“读屏的异化”。
当然，我们不会因为读屏的上述“风险”或

“双重性”而弃绝读屏重新回到单一的纸质阅读
时代。可以说，电子显现的无穷魅力是无论如
何也不能完全由平面的纸张所替代的，网络获
取较之纸质获取的比较优势是技术赋能的必然

结果。在看到读书与读屏各有优劣的前提下，
最优的选择无疑是互补性阅读，使两种阅读形
成互惠关系。一些力求博采众长的阅读者正在
将两者结合的途径上进行探索，如浅阅读后再
延展阅读而进入深度阅读，再如碎片化阅读后
再辅之以条块化整理，这或许也是科学式阅读
与人文式阅读的融合。
三是网络获取信息和网络获取知识的关

系。这是上一关系的延续，即从技术载体到内
容形态的延续。信息和知识既是相关的，也是
不同的，知识是从信息中凝练和提升出来的，是
揭示规律性、把握一般性、解答为什么等问题的
认识成果，而信息通常只回答“是什么”的问题。
知识隶属于信息，是对信息加工后形成的更高
形态的信息，掌握知识比了解信息需要更高的
认识能力，通过“浅阅读”“浏览”的方式就能了
解信息，而知识则必须通过“理解”才能掌握，所
以从认识过程的要求来说，了解信息是初级的
认识，理解和掌握知识才是高级阶段的认识，因
此，网络获取活动不能停留于浏览信息的程度，
不能止步于浅阅读，而要提升为从网络中获取
知识，进而在网络中生产知识，即达到认识过程
的更高阶段，使网络获取能够通向知识的发现
和创造，这也是人类从事认识活动的重要目标。
四是网络获取中的技术与价值的关系。目

前已有大量研究指出，网络中的信息呈现，包括
信息搜索所获得的信息，并不都是客观的和全

６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３５卷



面的，而是在背后受控于特定的信息推送技术，

当然最终是受制于掌控这种技术的人或利益集

团。所以在网络获取中，表层上或形式上具有
自主选择，深层下则可能是受算法控制的被动
接受。就是说，在智能化的信息设备上，我们从
网络上获取的信息常常是智能推送或个性化服

务后的结果，在其背后的算法控制使得我们所
获取的内容、所看到的东西，都是被设计和筛选
的结果，其目的是要影响你的看法，做出合乎推
送者利益的选择，而并非全面的相关信息。“我
们大多数人认为，当我们在Ｇｏｏｇｌｅ上搜索一个
词时，我们都看到了相同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
根据公司知名度排序的算法所建议的结果，是
基于其他网页链接的最权威的结果。但自２００９
年１２月以来，这不再是事实。现在你得到的结
果是，Ｇｏｏｇｌｅ的算法显示特别适合你———而其
他人可能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７］此时，技
术设备、数据库和算法等决定你能获取什么，决
定着你的间接经验之来源，也极大地影响着你
在接下来的认识进程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就
是说，网络获取这种来源方式是价值渗透的认
识环节，而且是这一现象存在的重点环节。这
就为我们在网络时代获取全面而客观的信息，

并在认识起点不至于“走偏”而提出了新的问题
和更高要求，在一定意义上，这需要提高作为认
识主体的网络获取者的包括算法素养在内的

“网络素养”，能够洞悉信息推送的蛛丝马迹，从
而广开网络资源的来源渠道，养成“兼听则明”

的习惯，避免陷入“信息茧房”（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
ｃｏｏｎｓ）④的陷阱。

总之，处理好上述关系为的是充分发挥网
络获取的长处，施展其扩充间接经验来源的巨
大优势，同时又以其他来源方式弥补其欠缺，从
而使网络获取可以进一步成为提升认识主体能

力的强大引擎。

［注释］
①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３０９３４００４７＿１５４３４５。

② 预计到２０２０年，全球的数据总量将达到３５Ｚｂ，其中７５％

来自个人（主要是图片、视频和音乐），远远超过人类有史

以来所有印刷材料的数据总量（２００ＰＢ）。

③ 互联网每天产生的信息量大约８００ＥＢ，如果将其装在

ＤＶＤ光盘中要装１．６８亿张，装在硬盘中要装８０万个。

④ 桑斯坦（Ｃａｓｓ　Ｒ．Ｓｕｎｓｔｅｉｎ）认为，网络交往极易导向“群体

极化”（Ｇｒｏｕｐ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持有

近似观点的人们更愿意进行沟通讨论，形成一种同质性

的圈子文化，在其中不断强化其持续固守的偏向，最后有

可能形成极端化的群体性观点，即当想法相似的人聚在

一起的时候，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会比交谈之前的想法

更加极端，于是排他性地与其他群体加深隔阂。久而久

之，人就生活于“信息茧房”（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ｃｏｏｎｓ）之中，

只听自己所选择的东西和愉悦自己的东西。参见［美］凯

斯·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Ｍ］．毕竞

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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